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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变迁：
曲折发展与非正常恢复时期（１９５６—１９７６年）（一）

●谢运萍　（北京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１９５６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受“向科学进军”浪潮的影响转为了图书馆学系，开始实施本科
教育。后受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间政治运动的侵扰，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历经了一段
曲折发展与非正常恢复的演变。在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７６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先是在“效仿苏联”“以苏为
鉴”理念下分别制定了两个四年制本科课程体系，后又参照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间的教育方针制定了“教学、科
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教学计划。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图书馆学系曾对既有课程体系进行过回归教学的
调整。１９７２年，图书馆学系在停招六年后重启招生，随后即制定了面向工农兵大学生的二年制教育革命计
划。此时期，图书馆学系的课程体系深受国家政治与教育政策的影响，其课程内容呈现泛政治化特点，课程

结构呈现“拼合化”特点，课程实施则采取了“半工半读”“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等具有时代特色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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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政治运动中的图书馆学系
新中国在成立不久后，即开始了对旧课程的改

造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至１９５６年，已初步建立
起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１９５６
年１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
会议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计划，要求“按计划

增加高等学校学生的名额”，指出“要使科学家得到

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

件”，要“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１］。

这场会议不仅使“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也使中国

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焕发了新生机。１９５６年，北京
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修科得以“转科为

系”，系下设图书馆学专业，开始实施四年制的本科

教育。为此，两校的图书馆学系共同草拟了一个本

科教学计划。在１９５６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即
招收了 ６１名本科新生，人数超过前两年的招生
总和。

新中国对高等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以苏

联为蓝本的，但在１９５６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
表大会和匈牙利十月事件后，我国开始了对苏联模

式的反思。１９５７年６月，《高等教育部关于改变制
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办法的通知》规定自１９５７年

下半年起“各类专业各个年级的现行统一教学计划

一律改为参考性文件”［２］，高等学校重新获得了一

些课程教学的自主权。虽然教育政策有所调整，但

在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间，中国高等教育依然惯性地
遵循着苏联模式的基调，中苏间的教育、文化交流依

然密切。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在 １９５５年 ７月至
１９５６年间与苏联图书馆学专家雷达娅交往密切，据
刘国钧先生回忆，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在教

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曾受过雷达娅

专家的指导［３］。

１９５７年４月底，《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
示》［４］发布，邀请党内外人士向共产党提出批评和

建议。图书馆学系的全体师生于５月２３日举行了
座谈会，对高等教育部、文化部和学校关于图书馆学

系的一些政策、做法进行了批评。系主任王重民先

生提出，图书馆学系学制反复变动了好几次，给国家

培养合格的图书馆学干部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周文骏先生例举了自己曾被分配到中学教语文和俄

语的经历，批评图书馆学系毕业生分配的不合理；一

些学生指出，老师们盲目地学苏联而不结合中国实

际，教条主义倾向非常严重，教学质量不高［５］。这

些中肯的批评，反映了当时图书馆学系师生们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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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的真实感受。１９５７年６月，因在整风运动
中冒出了一些极端言论，《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

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６］发布，大规模的

“反右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由于这场反右斗争

被严重地扩大化，图书馆学系的一些师生在当时被

错划为“右派分子”，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就教育方针作了阐释：“我

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

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

的劳动者。”［７］１９５８年６月，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

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８］。

国家开始对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给予空前的重视，

希望以此改变学校教育中忽视政治、脱离生产的倾

向，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１９５８年９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发布，要求

“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９］。

此外，高等教育部还在１９５７年底要求全国高校在各
年级开设一学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讲授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经典著作与党的文件，而原有

的政治课则停开［１０］。当时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形

式主要有：在学校举办的农场、工厂中劳动，下乡、下

厂劳动，参加校内外的公益劳动和参与社会调查。

繁重的生产劳动和政治任务挤压了课程教学的时

间，各高校不得不对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在１９５８年
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就因政策原因前后调整过

两次教学计划。

至１９５８年底，中国的高等教育风向发生了新的
变化。当时人们认为，先进的共产主义大学学校内

部的结构应该是教学、科研、生产的联合基地［１１］６４４。

且在过去一年的教育改革中，过多的生产劳动影响

了教学工作，使教学出现“重实践、轻理论”等问题。

１９５９年年初，北京大学组织各专业制定了“教学、科
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的计划，并在新的教学计

划中增加了理论课程的比重［１１］６４７。北京大学图书

馆学系即于１９５９年２月制定了《教学、科学研究、生
产劳动三结合改革方案》。１９５９年 ４月，《人民日
报》进一步发文指明全日制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

工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高校的“生产劳动和科学

研究必须以教学为中心，服从提高教学质量的要

求”［１２］。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于１９５９年８月再次
调整了教学执行计划，并恢复了曾停开的马列主义

政治课程，但这种以教学为中心的政策风向并没有

持续太久。１９６０年，国家重新强调适当控制学时、
适当增加劳动，高等学校的教学模式逐渐向１９５８年
回归。图书馆学系也于 １９６０年 ６月制定了面向
１９６０级新生的教学计划和各年级老生的过渡计划。

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间，生产劳动的介入和“教
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模式的推出对高校

教学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据图书馆学系１９５７
级学生回忆，仅在１９５８年间，１９５７级的学生就参与
了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北京大学“除四害”爱国卫

生运动、北京大学红湖游泳池修建、房山县惠南庄秋

收和翻土地，还于１０月中下旬至１９５９年１月中旬
赴海淀区四季青公社半工半读［１３］。图书馆学系

１９５８级学生曾在文章中描述过在海淀人民公社半
工半读的经历：“（我们）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劳动，

晚上参加社会活动。”“现在我们只开三门课，即图

书馆学理论基础、政治课和俄文”［１４］。文中还提到，

１９５８级的学生们对于“只讲条文而不接触实际的教
学方法很不满意”［１４］。除了到邻近的海淀人民公社

进行劳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５９年间，图书馆学系的师生
还分别被下放到了河南郑州、安阳，河北昌黎、徐水，

山西运城等地参加劳动教育［１５］。

除了教育政策，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间，政治运
动也对高等学校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其教学工作中

频现种种违背教学规律、科研规律的做法。一方面，

高等学校在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方面出现了

“多快好省”的冒进倾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

师生曾在１９５８年暑假的４０天时间里调查了１２２个
图书馆，写出了５８篇调查报告、８篇批判资产阶级
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的论文、４篇专题论文、４本课程
教材和专著《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史》［１６］。另一方

面，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被混淆，一些学术内

容被否定为“封资修的毒草”，一些学者被错判为资

产阶级反动权威，意识形态语言开始在学术话语体

系中泛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一些自编课程

讲义和教师文章著作被批判为脱离政治、有浓厚的

资产阶级思想［１６］，刘国钧教授也被错当成“资产阶

级白旗”［１７］。这些批判使得原有的教学内容和课程

体系被打乱，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师

生关系也变得紧张、微妙起来。

为恢复正常生产秩序，１９６０年底，国家提出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后，文

教领域也开始落实“八字方针”，并强调“高等教育

要把提高教学质量摆到第一位”［１８］。北京大学重新

对教学、生产、科研的时间作了规定，保障了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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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的时间［１１］６７３，图书馆学系也对各年级的课

程学习情况进行了梳理，于１９６１年７月制定了针对
各年级的过渡教学计划。１９６１年９月，中共中央批
准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也称《高校六十条》），指出了过往教育工作中存在

的“劳动过多”“课程不适当地大合大改”等问题，对

今后的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等工作进行了明确

规范［１９］。高等学校彻底从政治风波中缓过劲来，开

始对教学工作进行全面整顿。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２年，图
书馆学系因整顿工作停招两年。停招期间，图书馆

学系对过去几年的教学计划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反

思了从前存在的课程体系不够完整、课程知识性不

够、“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比例不恰当、培养

目标与国家需要不对口径等问题［２０］。当时，图书馆

学、目录学两个教研室都认为图书馆学知识“四年

学不透，应该学五年”［２１］，初步制定了一个五年制的

教学计划，但后因五年制不被批准，又不得不将五年

制教学计划修改为四年制。

１９６２年，国家决定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起初，“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以厉行

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为主，在农村以“四清”运动

为主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四清”运动逐渐扩大

化，发展为了“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间政治运动”的预
演。受政治运动影响，教育部在１９６４年的全国教育
厅局长会议上指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批

评了现行教育中存在的“片面强调智育”等问

题［２２］。１９６４年１月底，北京大学召开系主任联席会
议，决定文科实行半工半读［２３］１３７。随后在 ３月、４
月，进行了教学改革，要求各专业“精选课程内容，

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倡导文科教育“少

而精”［１１］７２１。自１９６４年开始，北京大学的师生被陆
续抽调至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队，而未下乡的师生

则在校内开展“校系阶级斗争”［２３］１３１－１３２。１９６５年６
月，北京大学将“四清”列入教学计划，规定社会科

学各专业均要参加一期农村“四清”运动和一期城

市“四清”运动（或主要过程），参与时间约为一年，

文科每周的课堂教学时数不得超过２０小时［１１］７４２，

图书馆学系因此对教学计划进行了修改［２４］。不过，

１９６５年修订的教学计划并没有得到完全实施，它被
随后而来的“政治运动”给终止了。

１９６６年，国家宣布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
年［２５］，并决定改革高校招生工作，拟取消招生考试，

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２６］。但直到

１９６９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都未能顺利重启。在

此期间，各高校重拾起“半工半读”的教育模式，并

广泛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农村接受贫下中

农再教育。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１９６５级的本科生
就曾于１９６９年被工宣队带领至北京市平谷县的山
东庄挖防空洞［２７］，王重民先生曾被安排到校“黑

帮”大院劳动［２８］，周文骏先生也曾被下放到江西鲤

鱼洲进行劳动再教育［２９］。

１９７０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被批准招收全国
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学员以“自愿报名，

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式招录，其中

大部分人是具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贫下中

农、工人、解放军战士、青年干部，年龄在２０岁左右，
一部分人则是不受文化程度与年龄限制的实践经验

丰富的贫下中农和工人［３０］。工农兵大学生时期的

高等教育倡导建立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

师三结合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采用“官教兵、兵教

官、兵教兵”的新型教学方式［３１］；倡导“教学、科研、

生产三结合”［３２］１４９，工农兵与教师合作来编写无产

阶级新教材［３１］。１９７２年，图书馆学系被纳入北京
大学招生规划，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图书

馆学系面向工农兵大学生制定了二年制的图书馆学

专业教育革命方案，并对“图书馆学基础”“中国书

史”等课程的教学大纲进行了大幅修改。

在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５年间，全国陆续掀起了“批林
批孔”运动，教育界、学术界则掀起了广泛的“儒法

斗争”讲习活动，高等学校纷纷注释起法家著作，同

时改革教材，对旧教材的“尊儒反法流毒”进行肃

清。受政治运动影响，图书馆学系曾于 １９７４年、
１９７５年两次对教育革命方案进行修改。在１９７４年
的修改中，图书馆学系着重强调“批林批孔”，并取

消了对工农兵学员的考核制度。在１９７５年的修改
中，图书馆学系增添了意识形态语言与教育革命口

号，并对业余教育、教材改革、教师队伍改造等方面

作了具体安排。在 １９６６年至 １９７６年政治运动期
间，高等教育丧失了其独立性与自主权，北京大学图

书馆学系处于其中，受政治裹挟，随波逐流。

２　图书馆学系的课程体系
２．１　“效仿苏联”与“以苏为鉴”的课程体系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高等教育部正式发文同意北京
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１９５６至１９５７学年度入学新生
改为本科，学习年限为四年［３３］。早在１９５６年７月
底，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两专修科即得到了可以改制

的消息，一同制定了四年制的本科教学计划。当时

两校拟定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大型省市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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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政府机关及科研机构图书馆的干部”

和造就“图书馆学校的师资”［３４］，与图书馆学专修

科时期的培养目标一脉相承。两校图书馆学专业

１９５６年８月拟定的教学计划进度表如表１所示。

表１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学计划（１９５６年８月）

次序 课程名称 时数

按学年及学期分配表

Ⅰ学年 Ⅱ学年 Ⅲ学年 Ⅳ学年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每周时数

１ 中国革命史 １０２ ３ ３

２ 辩证唯物主义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论 １０２ ４ ３

３ 政治经济学 １３６ ４ ４

４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 １０２ ３ ３

５ 中国通史 １４０ ４ ４

６ 世界史 １４０ ４ ４

７ 中国文学史 ２８０ ４ ４ ４ ４

８ 世界文学 ２１０ ４ ４

９ 科技概论 １４０ ４ ４

１０ 俄文（或英文） ３８０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１１ 体育 １４０ ２ ２ ２ ２

１２ 教育学 ５４ ２

１３ 中国图书史 ６８ ４

１４ 图书馆学 ２４１ ４ ３ ３ ３

１５ 藏书与目录 ３４８ ４ ４ ４ ４ ４

１６ 外文图书编目法 ５１ ３

１７ 工具书使用法 ５１ ３

１８ 普通目录学 １２３ ４ ３

１９ 专科目录学 ２０８ ４ ４ ４

２０ 图书馆事业史 ５１ ３

２１ 专题讲授 １０５ ３ ３

２２ 教学实习 １０２ ３ ３

２３ 生产实习 √

２４ 第二外国语（加修）（任选一种） ２８０ √ √ √ √

２５ 心理学（加修） ５１ √

２６ 儿童图书馆学（加修） ５４ √

总时数 ３２７４

注：总时数不包括加修时数，此教学计划表没有对课程实施方式进行安排。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教学计划［Ａ］．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１ＧＬ０３０１９５８－００１０．

　　与１９５５年图书馆学专修科的三年制教学计划
相比，四年制本科教学计划并没有在课程内容上作大

幅改动，所开设的主要课程与之前一致，两者最主要

的区别体现在课程课时与加修课上。由于学习年限

的延长，四年制教学计划的必修总时数有所增加，新

增的学时主要分配在文化课与专业课上。图书馆学

专业修习的政治课程依旧是“老四门”，但政治课总

学时由原来的４９８学时缩减为了４４２学时，占去总体
课时的１３．５％。专业修习的文化课程依旧是“中外

史＋中外文学史 ＋教育学”的组合，其中“中国文学
史”的学时增加至２１０学时，是之前的两倍，文化课程
及外语课程占去总体课时的４１１％。在专业课方面，
除“普通目录学”“专科目录学”外，其他课程的学时

均有所增加。其中，“藏书与目录”由２６２学时增加至
３４８学时，“图书馆学”由２１１学时增加至２４１学时，
“专题讲授”由３６学时增加至１０５学时，专业课学时
占总体课时的比例上升为４１２％。新增的“工具书
使用法”是从“普通目录学”的教学内容中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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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是王重民先生造诣颇深的一门课；新增的“外文

图书编目法”，图书馆学专业在更早之前曾开设过，该

课程主要讲授外文图书整理知识。当时，北京大学各

专业普遍设置了加修课，以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进行

自我提升。图书馆学专业重视语言技能，因此“第二

外国语”被列为加修课之一。苏联图书馆教育重视心

理学与儿童少年图书馆学，因此“心理学”“儿童图书

馆学”课程也被列为图书馆学专业的加修课。１９５６
年的教学计划是教员们出于加强学生文化基础、专业

理论、业务技能的考虑制定的，它虽依旧深受苏联图

书馆学教育的影响，却不再对讲授、讨论、实习等教学

方式进行整齐划一的安排，给予了教师教学更大的自

主空间。

１９５７年，由于“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教育部
门开始强调起“以苏为鉴”，要求高等学校在学习苏

联时更多地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取消了“教学计

划全国统一”的制度。１９５７年１０月至１１月，图书
馆学系对１９５６年的本科教学计划进行了一些调整，
调整的重点是：不再效仿苏联集中建立专业课，将

“大课”重新拆散为“小课”；恢复“目录学引论”“中

国目录学史”等传统目录学课程；恢复选修课，将

“中国通史”“教育学”等原必修课程改为选修，将

“版本学”“史料学”等传统课程列入选修。具体的

教学计划进度表如表２所示。

表２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学计划草案（１９５７年１０月）

次序 课程名称 时数

按学年及学期分配表

Ⅰ学年 Ⅱ学年 Ⅲ学年 Ⅳ学年

１８周 １７周 １８周 １７周 １８周 １７周 １８周 １２周

每周时数

１ 政治课 ４９３ ４ ４ ３ ３ ４ ４ ４ ３

２ 中国书史 ５４ ３

３ 图书馆学引论 ５４ ３

４ 图书馆目录 ２２６ ５ ５ ３

５ 图书馆藏书采购与组织 ５４ ３

６ 读者工作 ５１ ３

７ 图书馆组织 ５４ ３

８ 外文藏书与目录 ７２ ４

９ 图书馆事业史 ３６ ３

１０ 目录学引论 ５１ ３

１１ 中文工具书使用法 ５４ ３

１２ 中国目录学史 ６８ ４

１３ 专科目录学 １５９ ３ ３ ３

１４ 图书馆参考工作 ３６ ３

１５ 专题讲授 １４０ ４ ４

１６ 科学技术概论 ２１２ ４ ４ ４

１７ 中国文学史 １４０ ４ ４

１８ 西洋文学 １０５ ３ ３

１９ 苏联文学 １０５ ３ ３

２０ 第一外国语（俄文或英文） ３８５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２１ 体育 １４０ ２ ２ ２ ２

２２ 选修课 ３６５－４９５ ７－９ ７－９ ４－６ ４－６

２３ 学年论文 √ √

２４ 生产实习 √ √

２５ 总时数 ３０５４－３１８４

注：在第４学期结束后进行３周至４周生产实习，第８学期从第１４周开始进行５周至６周生产实习。
选修课包括：中国通史／世界近代史／史料学／文艺学引论／中国哲学史／逻辑学／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图书分类编目问题／版本学／儿童图书
馆／大学图书馆与科学图书馆／目录学研究／外文参考书／第二外国语（日、英、德、法等）／中国文学名著选／其他（凡外系开设课程，经系主任研
究认为可选修者）。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教学计划（草案）［Ａ］．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１ＧＬ０３０１９５８－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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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９５７年的教学计划中，原“图书馆学”课程
被拆开为“图书馆学引论”“读者工作”“图书馆组

织”三门课程，原“藏书与目录”课程被拆开为“图书

馆目录”“图书馆藏书采购与组织”两门课程。此前

因全面学苏，发源于中国本土的一些图书馆学、目录

学课程被取消，但在１９５７年的教学计划中，“目录学
引论（原‘目录学概论’）”“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

又重新进入了课程体系。除去课程组织方式、课程

内容的调整，１９５７年的教学计划还调整了部分课程
的学时，如减少了“专科目录学”“中国文学史”课程

的学时，增加了“科学技术概论”课程的学时。图书

馆学专业对科技知识教学的重视，与当时“向科学

进军”的社会风潮相呼应。１９５７年的教学计划重新
采用了“必修＋选修”的课程体系，图书馆学专业所
列出的 １６门选修课，部分曾是此前的必修课，如
“中国通史”“世界近代史（‘世界史’课程的一部

分）”“教育学”“史料学”；部分曾是１９５１年曾拟开
设的选修课，如“版本学”“儿童图书馆学”；部分是

根据教师所长及学生就业分配情形开设的，如“图

书馆图书分类编目问题”“目录学研究”“外文参考

书”“大学图书馆与科学图书馆”；“文艺学引论”

“中国哲学史”“逻辑学”“第二外国语”“中国文学

名著选”等多元选修课的设置，也迎合了当时图书

馆学专业的知识技能需要。１９５７年的教学计划调
整体现了图书馆学系教员们对“专课专上”课程组

织方式的认可和对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传承之心。同

时，教员们对苏联的图书馆学教育也持有辩证吸收

的客观态度，并没有全然推翻旧有的课程内容。此

教学计划是图书馆学系将苏联经验与我国实际情况

相结合的一次尝试，是在新社会时期构建中国图书

馆学本科课程体系的一次有益探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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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４］图书馆学系１９６５级教学计划（草案）［Ａ］．北京：北京大学档

案馆，档号：１ＧＬ０３０１９６５－０００３．

［２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

知［Ｍ］／／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７６－

１９９０）．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４０２．

［２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Ｍ］／／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７６－１９９０）．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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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４０４－１４０５．

［２７］韩淑举．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访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锦

贵教授［Ｊ］．山东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５（２）：１－４．

［２８］刘业．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附《著述目录》）

［Ｊ］．图书馆学研究，１９８５（５）：２８－５５．

［２９］晓　章．访图书馆学情报学家———周文骏先生［Ｊ］．黑龙江图

书馆，１９８９（１）：６３－６５．

［３０］中共中央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

批示［Ｍ］／／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７６－

１９９０）．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４６１－１４６２．

［３１］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红旗》杂志署名

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Ｍ］／／何东昌．中华

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７６－１９９０）．海口：海南出版社，

１９９８：１４６２－１４６７．

［３２］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Ｍ］．广州：广东教育

出版社，１９９７．

［３３］图书馆学系专修科改为四年本科［Ａ］．北京：北京大学档案

馆，档号：１ＧＬ０３０１９５６－０００５．

［３４］张树华．早期的北大图书馆学系［Ｊ］．黑龙江图书馆，１９８７（５）：

６４－６６．

［作者简介］谢运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

２０１９级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１５ （刘　平　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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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谢运萍：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变迁：曲折发展与非正常恢复时期（１９５６—１９７６年）（一）


